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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0 年年 55 月 至月 至

19411941年年 88月月，，贵州著贵州著

名历史学者名历史学者、《、《贵州通贵州通

志志》》编纂者李独清带编纂者李独清带

着两名助手着两名助手，，到贵阳到贵阳

地母洞抄写文澜阁地母洞抄写文澜阁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中的贵州中的贵州

史料史料。。因为有这些从因为有这些从

阁书中抄出的史料支阁书中抄出的史料支

持持，，民国民国《《贵州通志贵州通志》》

成为有史以来至民国成为有史以来至民国

时期资料最丰富的时期资料最丰富的

《《贵州通志贵州通志》。》。

国立贵州大学首国立贵州大学首

任校长任校长、、安顺人张廷安顺人张廷

休不断向教育部请求休不断向教育部请求

抄写文澜阁抄写文澜阁《《四库全四库全

书书》》全本全本，，教育部酌情教育部酌情

同意抄写其中西南文同意抄写其中西南文

献献，，贵州大学随即组贵州大学随即组

织抄写织抄写。。到到 19441944 年年

阁书搬离贵州阁书搬离贵州，，贵州贵州

学者朝夕竭力学者朝夕竭力，，在地在地

母洞抄出大量贵州文母洞抄出大量贵州文

献献。。但因战乱但因战乱，，所有所有

抄写材料皆已散失抄写材料皆已散失。。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主持，由纪昀等 360 多位
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 13年编成的一套
大型百科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
书汇聚自古至乾隆时期的图书，是当时全国知识总汇，
是迄今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献集成，共收录 3462 种图
书，79338卷，36000余册，约8亿字。

为保护好国宝《四库全书》，先后抄写七套，仿宁波
天一阁，修建七座藏书楼，分藏七套《四库全书》。北四
阁（又称内廷四阁）是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
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
阁。南三阁（又称江南三阁）是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
州天宁寺文汇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江南人文昌盛，
乾隆皇帝特准南三阁开放可供士子们阅览。

经历多次战火，已有三阁藏书被毁。咸丰三年
（1853）文宗阁毁于太平天国战火，2011年复建开放；咸
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陷扬州，文汇阁被毁，2023年
复建开放；咸丰十年（1860），文源阁在圆明园大火中被
毁。三阁之《四库全书》在大火中几乎都已损毁，但也
有少量流落民间，引无数学者竭力搜寻，曾国藩就是其
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曾国藩是著名藏书家，他委托金
兰好友、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在江南寻访文宗、文汇两
阁《四库全书》遭战火后散佚情况，所得甚微，但成就莫
友芝为一代版本目录学大家。

自同治四年（1865）起，受曾国藩委托，莫友芝十下
扬州，寻访战后《四库全书》散佚情况，搜寻古籍善本，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一下扬州：同治四年（1865）四
月；二下扬州：同治四年（1865）九月；三下扬州：同治四
年十二月（1866年 1月）；四下扬州：同治五年（1866）九
月；五下扬州：同治六年（1867）二月；六下扬州：同治八
年（1869）六月；七下扬州：同治九年（1870）五月；八下
扬州：同治九年（1870）九月；九下扬州：同治十年（1871）
三月；十下扬州：同治十年（1871）八月。同治十年九月
十四日（1871年 10 月 27 日），莫友芝外出访书，乘船至
兴化时，突“染疾不起……卒于舟中”。莫友芝名著《宋
元旧本书经眼录》及其他版本目录学著作中对所收录
古籍善本多标注是否为《四库全书》收藏，以此作为“古
籍善本图书之学术文献价值”的重要参考。莫友芝与
《四库全书》的缘分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州前，
贵州与《四库全书》间最为深厚的关系。

幸存的四阁《四库全书》，也是命运多舛。文渊阁
《四库全书》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四库全书》
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现藏中国国家
图书馆，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图书馆。这其
中又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磨难最多。

（（清清））陆光祺绘莫友芝题陆光祺绘莫友芝题《《书库抱残图书库抱残图》。》。（（杭州博物馆藏杭州博物馆藏，，原载原载《《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932年第年第77--88期期））

文澜阁 《四库全书》 的传奇从文澜阁修建时就已
开始。据顾志兴 《文澜阁 〈四库全书〉 史》 记载，文
澜阁初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 （1783），由浙商捐建，
入藏 《四库全书》 和康熙年间编成的 《古今图书集
成》。咸丰十一年 （1861），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文澜
阁被毁，阁书散失。所幸经杭州藏书楼八千卷楼主人
丁申、丁丙兄弟竭力抢救，历经 10余年寻访，找回近
万册。重建文澜阁，补抄文澜阁 《四库全书》 成为浙
江学人的自觉使命。

光绪六年 （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与丁丙共商
重建文澜阁，不足一年即建成。光绪八年 （1882），
由丁丙主持重抄阁书，原计划四五年完成，实际历时
七年，到光绪十四年 （1888） 才大体完成，尚有小部
分未抄录。

清末新政改革，宣统三年 （1911） 建成浙江省图
书馆 （以下简称浙图）。随即中华民国成立，阁书入
藏 浙 图 。 首 任 馆 长 钱 恂 主 持 补 抄 ， 自 民 国 四 年
（1915） 至民国十二年 （1923），历时 8 年。本次补抄
开始于 1915乙卯年，故称“乙卯补抄”。

民国十一年 （1922），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
长，财政经费困难，他发起向浙江人筹款抄补阁书，
抄写人赴京，参照文津阁 《四库全书》 进行补抄。本
次补抄始于 1923癸亥年，故称“癸亥补抄”。

民国十五年 （1926），历经数十年努力，文澜阁
《四库全书》 终于全部补齐。谁能想到，仅仅 11 年
后，阁书再遭劫难，踏上漫漫西迁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凝聚浙江学者数代人心
血的《四库全书》又面临被摧毁的危险。

据龚玉和 《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 一文记载：
7月中旬，奉教育部之令，浙图馆长陈训慈组织将馆
藏阁书、《古今图书集成》 及其他珍贵善本西迁，共
计阁书 140 箱，善本书 88 箱。8 月 4 日，阁书及善本
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启程，溯流西上，开始了流离颠
沛的西迁岁月。

西迁途中，时遇敌机轰炸，从富阳到建德，再到
龙泉，半年时间，迁转三处。一同西迁的还有浙江大
学，校长竺可桢曾安排协助送书籍到建德。

随着战事吃紧，1938年初，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长
陈立夫，强调“文澜阁 《四库全书》 硕果仅存”，建
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建议，致电浙江，提出“兹
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府设法运黔”，但浙江
省政府以无经费为由，消极应对。竺可桢深为国宝担
忧，遂筹集 2000 元垫付到贵阳经费，派遣浙大教授
李絜非作为教育部代表到龙泉，协助浙图将典籍转运
贵阳，而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旅途。浙图和
浙大都开始向贵州行进。

1938 年 3 月 27 日，包括阁书在内的浙图典籍由龙
泉起运，护送人员为浙大教授李絜非、浙图保管员毛春
翔、虞佩岚，其中以毛春翔保护阁书时间最长。

毛春翔（1898-1973），浙江江山人，浙江法政专门学
校毕业，主编《江山日报》。1932 年就职国立北平图书
馆，1933年起一直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从事古籍编目与
考证。抗战期间，护送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到贵阳、
重庆等地，是护送、管理国宝的功臣。著有《古书版本常
谈》《论语类编通义》等。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记载，
阁书经福建蒲城，乘汽车至浙江江山。江山峡口一带地
势险峻，一辆运输车不慎侧翻，11 箱书翻落池中湿水。
只好另雇车辆星夜运往江山县城城隍庙天井晒书，但因
浸水时间过久，晾晒两日，仍有水渍。

因时间紧迫，不宜久留。尚未足够晾晒的书籍又装
箱启程。阁书经江西，到湖南，由长沙经湘西到达贵阳。

到贵阳后，打湿的 11箱 3000余册书，又经每册每页
细心揭开，一页一页翻开晾晒，历时好几个月才完成此
项工作。所幸最终湿水书籍基本恢复原貌。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国宝，由教育部直管，相关事
宜均需教育部批准。在贵阳时由浙江省教育厅、贵州
省教育厅和浙江大学共同管理。

当教育部决定阁书交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以下简
称贵图）代管时，贵图成立还不到 1年。1936年 2月，贵
州省政府决定创办贵州省立图书馆，由前政府委员、贵
州首任教育厅长、麻江人周恭寿兼任馆长。还未着手
开始创办，周恭寿因事辞去馆长职务。随即由孙培树
开始筹办，因为馆址难以确定下来，筹备工作推进困
难。到 1936年 12月，馆址终于确定在棉花街旧粮道署
（今科学路）。1937年 2月，孙培树离职，又派贵阳一中
校长蓝端禄出任馆长，筹备工作进展迅速。1937年 5月
5日，贵图正式开馆，蓝端禄是开馆后首任馆长。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
所载，阁书在贵阳期间的保管员由浙图派遣。到贵阳
后的第一任保管员是夏定域。1940 年秋，夏定域受聘
为浙大教授，柳逸厂接任。1941 年秋，柳逸厂因病辞
职，毛春翔接任。

据赵晓强、钟海珍《贵阳地母洞与〈四库全书〉》一
文所载，贵图不仅提供场地，而且一直承担在贵阳期间
的管理工作，前后两任馆长蓝端禄、韩钟琦，职员杜光
炎、杨渔卿、姚梦锡都相继参与库书清理和曝晒工作。

根据教育部安排，浙江大学负责督察。校长竺可
桢一直关心阁书，多次视察，又派遣浙大教授杨焕
镳、祝文白、方豪等参与阁书曝晒工作。多方共努
力，使阁书在贵州的六年半时间里安然无恙，书籍品
质未受损害。

1938 年 4 月 30 日，教育部代表李絜非、浙图总务
主任史美諴护送阁书终于到达贵图。贵州非常重视
国宝的到来，相关事宜均需上报省教育厅。

据贵图馆长蓝端禄长提交教育厅的报告，阁书抵
达后，贵图当即布置馆内储藏地。李絜非在贵阳三日
后即乘原车返汉，向教育部报告运书情形。史美諴在
贵图职员协助下，开箱清点整理，每箱照目录清点整
理之后，亲自加封钉好，于 5 月 20 日清理完竣。随即
史美諴返回浙江，浙图派遣夏定域担任阁书在贵阳的
第一任保管员。

6月 1日，贵图馆长蓝端禄呈报图书清点情况：包括
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本、前文澜阁误抄书、文澜阁遗存
书、前文澜阁续藏书、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总计
3467部 42536册。据蓝馆长1939年初发表的《贵州省立

图书馆概况》一文介绍，此
时贵图自己的藏书有教育
厅移交的图书2.5万余册，
自购图书5000余册，整个
贵图藏书达到 7 万余册，
馆舍不敷使用。

由于当时贵图的馆
舍面积狭小，藏书条件有
限，又因地处市中心，有
空袭的隐患，贵州省教育
厅垫资 2400 元（经费应
由教育部出）在西郊购买
了威清门外有大小房屋
数十间的张家祠堂，用作
贵图藏书库。至此，藏本
在贵图保存了 151天。

1938 年 9月 28日，140 箱阁书与贵图的数万册馆
藏古籍一同装运转藏张家祠堂书库，在此保存了 192
天。派驻贵州的浙图保管员夏定域驻进张家祠堂，并
着手重新清点阁书。但张家祠堂离城不远，仅 2 里，
且近公路，空袭隐患仍未解除。

1939 年 2月 4日，贵阳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严
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四轰炸”。此次轰炸主要在贵
阳市中心区，大十字一带的文化机关如中央通讯社办
事处、中央日报社营业部、贵州晨报、革命日报、省立
民众教育馆及商务、中华、世界、北新各大书局；金融
机关如中央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中央储蓄会等
经焚毁……灾情之惨重，实属空前。

《贵阳通史》载明，抗战期间共炸毁或烧毁街巷42
条、房屋 1326栋，死亡 597人，伤 1342人。另据贵州省
政府秘书处编写的《战时敌机空袭投弹表》记载：在抗
战时期，贵阳共遭受空袭 10次，伤亡共 1939人。

大空袭后，出于安全考虑，贵图提出，将张家祠堂
所存阁书移存贵阳北郊距城八里的地母洞内。

地母洞位于贵阳市北郊（现鹿冲关国家森林公园
内），是喀斯特天然溶洞，入洞口形状近正三角形，高
约四五丈，深约七八丈，顶部布满钟乳石。

贵图馆长蓝端禄接到阁书搬迁地母洞任务后，于
1939年 3月秘密派人到地母洞勘察，在洞内修建二丈
五尺，宽约三丈的防潮木台，离地约二尺，搭建防止岩
溶滴水的洞顶斜棚和护卫人员住屋，并从贵阳警察总
局派驻2名警卫长期驻守洞口。

1939 年 4月 8日，阁书运达地母洞。保管员夏定
域住张家祠堂，时常到地母洞巡查。

地母洞原本地处偏僻，无人知晓。但自从文澜阁
《四库全书》藏于此，便引起天下的关注。因为深居山
洞，环境潮湿，不利于藏书，阁书是否受潮成为各界关
注的重点。

据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
所载，1943年春，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以“地
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吴鼎
昌立即转令教育厅察看，厅长欧元怀亲自开启数箱检
查，因为一直执行严格的曝书制度，并没有发现霉坏之
书，因此贵州省政府据实回复蒋介石，不用搬迁。

文澜阁 《四库全书》 能从浙江运
到贵州来，竺可桢功不可没。竺可桢
是气象学家、教育学家，他具有极高
的人文素养，深知文澜阁 《四库全
书》 的国家意义与价值。正是他竭力
向教育部申请，得到教育部支持，在
浙江省政府无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垫
资运费，派遣教师随行，使阁书西迁
得以成行。

到贵阳后，竺可桢仍一如既往关
心阁书情况。据 《竺可桢日记》 记
叙，1939年 2月 26日，赴重庆参加第
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竺可桢，专程到
贵阳张家祠堂察看，了解搬迁地母洞
情况。6 月 23 日，与教育厅杨克天、

贵图馆长蓝端禄、管理员夏定域同往
地母洞查看 《四库全书》 贮藏情况。
经过考察，竺可桢认为地母洞潮湿，
书籍已受潮，应加以改进，屋顶改为
瓦片，书籍要曝晒，需增加预算。

很快，贵图即向省教育厅上报竺
可桢校长考察地母洞一事。据赵晓强
《抗战期间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
史料辑录 （补）》 一文记录，蓝端禄
馆长报告了竺可桢考察时所提三点：
地母洞建筑问题、《四库全书》储藏洞
内经常维持费问题和夏秋季开箱晒书
问题，并提出经费预算办法。与此同
时，竺可桢将此事报告教育部，得到
教育部支持，晒书工作得以持续进行。

在竺可桢的督促下，地母洞逐渐
形成固定晒书制度。曝书开始前，函
请浙大派教授一人莅临指导，成为定
例。曝书完成后，购多量石灰，撒播
洞中吸收潮气。

1939 年 9 月 11 日，首次曝晒工作
开始，浙江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
王焕镳、看管阁书的管理员夏定域及
贵图的工作人员杨渔卿开箱清点曝晒。

1940 年 9 月，竺可桢指派在浙江
大学青岩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祝文
白参加曝晒阁书。据祝文白 《两次查
看内运文澜阁〈四库全书〉记》 一文所
叙，每日仅能开两箱，加上阴雨天气

耽搁，全部晒完要4个月。
1942年，因贵州省阴雨天气常影响

晒书，竺可桢向省教育厅建议，希望能
够调整地母洞每年晒书的时间、次数。

1943 年起，地母洞的库书曝晒改
为春、秋各一次。

1941—1944 年，浙江大学派去协
助晒书的先后有历史学教授方豪、历
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和中国文学教授戴
明扬等。据毛春翔回忆，竺可桢多次
来地母洞巡视，中间谈到谭其骧几次
要求参与曝书，竺可桢未予同意。可
见能参与曝书，是浙大学者所期盼，
并不以为苦。

文澜阁 《四库全书》 入藏贵阳
时，由任可澄组织纂修的民国 《贵州
通志》 已编纂近 20 年时间，《四库全
书》 中的贵州史料是学者们梦寐以求
的宝藏。

据《贵州通志》编纂者、贵州著名
历史学者李独清《续修〈贵州通志〉和
征集文献经过》一文回忆，当时多所大
学西迁内地，教育部有意邀请各大学
派人到地母洞校勘阁书。贵州省文献
征辑馆（因编纂《贵州通志》设立）认为
机会难得，经呈报省政府转教育部，批
准抄录有关贵州史料。文献馆委托李
独清到地母洞翻阅阁书，将其中涉及
黔省的资料抄出。

自 1940年 5月至 1941年 8月，李独
清带着两名助手，经过 1年 3个月的艰
辛努力，抄出大量有关贵州文献，整理
编排为 8 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
集》。在编写《贵州通志》时，这些史料
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任可澄负责主编
《前事志》，阁书中的奏稿有大量关于
“征香炉山的详细奏报，达十余篇，任
可 澄 因 得 改 正 某 些 材 料 不 实 的 记
载”。因为有这套从阁书中抄出的史
料支持，民国《贵州通志》成为有史以
来至民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贵州通
志》。但令人遗憾的是，因经费困难，
《贵州史料第一集》尚未付印，就发生
了黔南事变，这些材料全部散失。

1942年，贵州安顺人、历史学家张
廷休出任国立贵州大学首任校长。上
任伊始，他便向教育部提出抄写《四库
全书》。据贵州大学档案记载，1942年
9 月 3 日张廷休递交给教育部的函件
指出：“本校办立伊始，图书设备亟待
充实，兹拟就浙馆文澜阁《四库全书》
整部在黔之便，抽借传抄”，但这一提
议因为耗资巨大，很快被教育部驳回。

张廷休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
神，继续努力争取。据罗应梅《文澜阁
〈四库全书〉》避寇西迁研究》一文所

叙，张廷休多次与国民政府军委会、教
育部、浙江省立图书馆等进行沟通和
协商抄书事宜，最后教育部提出了折
中建议，抄全书“极为不易，且有散失
之虞”，可以抄写“书中有关西南文献
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为防止阁书
散失，抄写工作不能离开藏书场所。

贵州大学最后确定抄书工作由贵
州大学教授、国学大师柳贻徵具体办
理，组织教职工前往地母洞传抄《四库
全书》中的西南文献。可惜的是，后来
所抄史料皆毁于战火。

阁书迁到贵阳后，就有人开始谋
划将来战争结束后阁书的归属问题。
据癸卯补抄的主持人张宗祥 《补抄文
澜阁〈四库全书〉史实》 一文回忆：阁
书在贵阳的时候，就有“有力之人想
留这一部书在贵阳”，理由是贵州地
处偏僻，读书困难，江浙一带文化水
平高，交通便利，北京还有两部 《四
库全书》，所以应留文澜阁 《四库全
书》 在贵州。后来因为战事紧张，阁
书迁至重庆，此事不了了之。

在重庆，浙江在渝人士，发起组成
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浙
图馆长陈训慈、浙江省教育厅前厅长
张宗祥、浙大校长竺可桢和中央图书
馆馆长蒋复璁都是委员。据陈训慈回
忆，当时蒋复璁与教育部以及四川省
人士（当时重庆属四川）“曾有议请库
书留川者，都未公开提出过”。

抗战胜利后，蒋复璁又找到张宗
祥，希望阁书能放到南京，理由是南
京是国都，需要这么一套书。《四库
全书》 在江南只剩下文澜阁这一部
书，“放在南京更起作用”。张宗祥回
复道，这部书当年补抄的时候“未用
公家一纸一笔”，是浙江人自己募集

资金抄补的，所以最好问问浙江父老
的意见。此事又不了了之。

国宝文澜阁 《四库全书》 被各方
觊觎，但历经数十年动荡岁月，一代
代国人精心呵护，最终还是回到家
乡。1946 年 5 月，毛春翔护送阁书，
历时两个月回到杭州，一直留存于
此。

1944 年 12 月，文澜阁《四库全书》
离开贵阳，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
影印出版，贵州省获赠全套。阁书在
70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贵州，了却
了当年贵州学者殷殷期盼抄写《四库
全书》的夙愿。

《四库全书》成书后，世人多有褒
贬，最为人诟病者是借征书之名，依照
皇家意志，“寓禁于征”，毁灭书籍，任意
篡改原著。而文澜阁《四库全书》因其
传奇经历，最终价值超过其他《四库全
书》。据浙江大学教授祝文白研究，与
其他《四库全书》相比，文澜阁《四库全
书》是在仅存四分之一的基础上，补抄
完成的。补抄自清末到民国，“时异势
殊，无复禁例，”抄写中能保存原著原
貌，“虽由杂凑而成，了然其内容价值之
高，实有驾文渊而凌文津之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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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2年地母洞藏书库留影年地母洞藏书库留影，，左一为毛春翔左一为毛春翔。。
（（图片来源于龚玉和著图片来源于龚玉和著《《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毛春翔与文澜阁书西迁》，《》，《文化交流文化交流》》 20152015年第年第66期期））

蓝端禄著蓝端禄著《《贵州省立图书馆概贵州省立图书馆概
况况》。》。（（图片来自图片来自《《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
会报会报》》 19391939年第年第11期期））

威清门外西北处张氏祠堂威清门外西北处张氏祠堂，，19381938年贵阳市街图局部年贵阳市街图局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
文澜阁 《四库全书》 残本。（图片
源自张春国著《日藏文澜阁〈四
库全书〉残本四种之发现》，《江
海学刊(南京)》 2014年第6期）


